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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石禪先生潘重規（1908-2003）教授為國府遷臺（1949）後，臺灣國學界公認的第一

代大師，早年師從章炳麟（太炎，1869-1936）、黃侃（季剛，1886-1935），深習文字、聲

韻、訓詁小學，旁及經子詩詞、《紅樓夢》考證，尤於敦煌學蜚聲國際。其學真積力久，

涵養湛厚；其人「卑以自牧」，可謂「謙謙君子」。自民國四十年（1951）底，授課之餘，

應臺灣師大人文學社「國學講座」之請，於禮堂親講四書經義，傳播倫理道德，闡揚傳統

文化，匯成《論語今注》，為其講授四書的精心力作。全書以精簡流暢的白話文，逐篇逐

句進行註釋，闡發《論語》要義，深入淺出、鞭辟入裡，具有「辨章考鏡，引證詳確」、「注

解清晰，簡明扼要」與「紮基深厚，推求根本」的特色，實為初習《論語》學子最佳入門

體道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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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筆者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博士深造期間，曾修習石禪先生潘重規

（1908-2003）教授「敦煌學研究」與「紅樓夢研究」課程，霑溉教益，如沐春風，至今

猶嚮慕不已。先生自 1950 年，輾轉來臺後，於該年 8 月 1 日起應聘任教於當時的「臺灣

省立師範學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前身）。當時，臺灣社會有一些人批評讀經是開歷

史倒車，也是現代化的絆腳石；先生深不以為然，為了宣達傳統文化的重要，利用課餘，

免費為有心學習的民眾講解四書義理。而自 1951 年 11 月起，當時省立師院人文學社舉辦

「國學講座」，敦請先生於每週日上午 8 時至 10 時，於大禮堂主講四書──《大學》、《中

庸》、《論語》、《孟子》。由於，先生講解精闢，深入淺出，四方聽眾與日俱增，風雨無阻，

蜂擁而至，經常座無虛席；直到 1956 年 8 月，先生應聘前往新加坡南洋大學（「新加坡南

洋理工大學」前身）任教為止。此外，先生更大力倡導孔孟學說，並建議在培養師資的師

範學院，正式開設四書必修課程；此一建議旋即深得當時省立師院院長劉真（白如，

1913-2012）的贊賞，獲得教育部同意，對於培養民族文化思想與端正學風，功不可沒。

有關此段史實，先生門棣李鍌（爽秋，1927-）教授有極為詳盡的記載，以下節錄部分內

容，提供瞭解參考： 

 

……政府播遷來臺不久，人心未定，風雨飄搖。潘重規時任本系教授，深以國家局

勢敗壞至此，實由於傳統文化被毀壞有以致之。於是高聲疾呼，提倡孔孟學說，以

振發人心。在校主導成立「人文學社」，宏揚孔孟思想；更於每星期日在大禮堂開

設「四書講座」，以推廣社會教育，風雨無阻，座無虛席，聽眾社會各階層人士都

有，有的甚至遠從新店、桃園趕來，後至者往往向隅，真可說是盛況空前。……其

篤愛國家民族文化的襟懷，實在令人欽仰。幾年後，國內才有「孔孟學會」的設立，

儒道因而大弘，說來潘師先驅之功應不可沒。1 

 

俟至 1966 年，「中華文化復興總會」成立，為推動文化復興，倡導閱讀古籍，於是擬

訂「古籍今註出版計畫」，並分別委請學者撰寫，其中《論語》一書的今註工作，即敦請

                                                      
1   詳參李鍌：〈永懷先師潘公石禪重規教授〉，《孔孟月刊》第 42 卷第 11 期（2004 年 7 月），頁 45-47。

後收入《潘重規教授百年誕辰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編印，

2006 年），頁 9-13。此外，鄭阿財：〈《論語今注》序〉，《論語今注》（臺北：里仁書局，2000
年），頁 1-3，也有關於此書刊行來龍去脈的詳盡說明，可供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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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擔任。是時，正值先生教學、研究與公事、雜事紛至沓來的繁忙時刻，仍然焚膏繼晷，

奮力撰寫，終致積稿盈尺。不過，當時催稿甚急，先生為不影響出版期限，乃將預支稿費

璧還，並請總會另請高明。其後，先生更致力於《紅樓夢》與敦煌學的研究，創辦《紅樓

夢研究專刊》、《敦煌學》期刊，積極培育人才，大力推動研究工作，以致《論語今注》一

書完稿後，塵封書篋數十年，而鮮為人知。2遲至先生晚年，《論語今注》書稿始經門下高

棣鄭阿財教授整理完成，委交「臺北：里仁書局」於 2000 年 3 月 15 日初版問世，先生《論

語》之學終得正式開張傳揚，裨益學界士林研閱參考；不過，此書出版之後，數年之間初

版即已售罄，並無再版計畫，如今已不易購得，只能在圖書館檢索尋覓。 

此外，先生受業弟子門生等籌議，於 2006 年 3 月 25 至 26 日（星期六至日），假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綜合大樓 509 國際會議廳，隆重舉辦「潘重規教授百年誕辰紀念學術研

討會」，並由臺灣師大國文系編印論文集，共收論文 25 篇，然其中並無有關先生《論語》

學論文。3因此，筆者特別撰述本文，嘗試析論先生《論語今注》的注釋體例及其特色，

以闡發先生《論語》學的潛德幽光，並表彰先生《論語》學的深厚工夫與博雅學養。 
 

                                                      
2   案：據鄭阿財教授〈《論語今注》序〉，頁 2，謂：「去年（1998）二月底，先生喬遷，從臺北市

東區最熱鬧的敦化南路舊居搬到仁愛路四段的新居。由於新居空間有限且為六樓，因此先生要我將

一時用不到的書運到嘉義代為處理。在徵得先生同意下，我將一些期刊雜誌與博碩士論文，捐贈給

中正大學中文系圖書館，供研究生參考之需。其他書籍與雜稿則另闢專室安置，以便課餘分

批整理，進行編目保管，以供必要者之參考。《論語今注》的書稿就是在整理中發現的。我有幸先

行拜讀，深覺此書註解既清楚又明白。……《論語》一書古今註解不下數百家，像這樣鞭闢入

理（案：當作「鞭辟入裡」）且深入淺出的實在難得。尤其能循序漸進，鉅細靡遺且深及骨髓的更

是罕見。我欣喜捧讀，如獲至寶。」 
3   論文集作者及 25 篇論文題目，附錄如下：（1）汪中：〈潘重規先生行述〉；（2）張植珊：〈師門

情深、點滴心頭〉；（3）李鍌：〈永懷先師潘公石禪重規教授〉；（4）金榮華：〈潘重規老師在

陽明山上的那段日子〉；（5）陳新雄：〈黃侃戊辰五月送石禪仁弟歸贛州因憶劉太希詩究析〉；（6）
李鍌：〈《昭明文選》與《文心雕龍》〉；（7）邱燮友：〈唐詩中吳歌格與和送聲在文學上之功效〉；

（8）曾榮汾：〈《經典釋文》編輯觀念析述〉；（9）林慶勳：〈論《字彙》的聲母特色〉；（10）
柯淑齡：〈潘石禪（重規）先生之轉注說〉；（11）鄭阿財：〈觀音經變與敦煌莫高窟寺院講經之

蠡測〉；（12）葉鍵得：〈〈切韻序〉「支脂魚虞，共為不 / 一韻」再探〉；（13）王更生：〈潘

師石禪在「《文心雕龍》學」方面的貢獻〉；（14）陳松雄：〈庾信「辭」「賦」，風擅南北之勝〉；

（15）朱鳳玉：〈敦煌賦的範疇與研究發展〉；（16）劉渼：〈板橋林家花園壁字輯校 I（〈石門頌〉、

〈遊齊雲山詩〉）──以潘師石禪之學風為典範〉；（17）林伯謙：〈由〈文選序〉辨析選學若干

疑案〉；（18）王國良：〈通行本《異苑》小考──以文獻學相關問題為主〉；（19）陳錫勇：〈郭

店《老子》簡甲編第十三、十四簡及第十八、十九、二十簡析解〉；（20）王三慶：〈「大觀園」

的創設及其三度呈現的寫作意涵〉；（21）謝明勳：〈六朝志怪「冥婚」故事研究──以《搜神記》

為中心考察〉；（22）洪藝芳：〈法門寺唐代〈衣物帳〉中的集體量詞〉；（23）梁麗玲：〈《出

曜經》中的動物譬喻〉；（24）王世中：〈《諸子評議》訓詁術語「文異而義同」釋例〉；（25）
汪娟：〈《集南山禮讚》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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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辨章考鏡，引證詳確 

《論語今注》並無自序與跋，注釋體例一如傳統注書，首先以《論語》二十篇為序，

各篇篇題下書明「共○○章」，再依各章序次編目作注，並於每章最後加「按」，說明此章

主旨義趣，如：〈學而篇第一〉，其下書記「共十六章」，再列明原典，以下依序為注釋，

注釋之末加「按」曰：「此《論語》首章，勸人為學。人能終身治學，便終身能夠享受自

得的至樂。」全書體例均如此安排，清明條達，深入淺出，易簡中肯，可謂先生《論語》

學的精心力作。 

本書注釋中，引證四部，論述詳實，尤於經部徵引為豐，「辨章學術，考鏡源流」，4充

分發揮乾嘉學術薪傳的章黃師門遺風。以下將本書中，先後引見四部文獻表列臚陳於下，

以觀先生「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5的治學蘄嚮： 

 

序號 經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1 公羊傳 史記 荀子 宋玉〈高唐賦〉 

2 論語邢昺疏 漢書 莊子 藝文類聚（詩文歌

賦文學類書） 

3 論語集注 後漢書 韓非子 禰衡〈顏子碑〉 

4 說文解字 山東通志 孔子家語  

5 尚書、尚書大傳 國語 淮南子  

6 孟子  呂氏春秋  

7 左傳  王符《潛夫論》  

8 孝經  牟融《理惑論》  

9 禮記  論衡  

10 敦煌唐寫本  新序  

                                                      
4   清‧章學誠（實齋，1738-1801）《校讎通義》，全面繼承並發展漢儒劉向（子政，79-8B.C.）、劉

歆（子駿，46B.C.-23A.D.）父子（宗劉），以及宋儒鄭樵（漁仲，1104-1162）（補鄭）的目錄學思

想，在此書序言中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八字，概括中國古典目錄學的精華與「即器而明道」

的優良傳統，成為古典目錄學理論的集大成之作。文詳清‧章學誠撰，王重民通解：《校讎通義》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頁 1。 
5   引借宋‧蘇軾（子瞻，1037-1101）〈稼說送張琥〉文句，文詳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

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卷 10，頁 339-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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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經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11 詩經  墨子  

12 論語集解  顧炎武《日知錄》  

13 儀禮  楊倞《荀子注》  

14 穀梁傳  新書  

15 爾雅  春秋繁露  

16 韓詩外傳  說苑  

17 王先謙《三家詩義

集疏》 

   

18 皇侃《論語義疏》    

19 劉寶楠《論語正

義》 

   

20 唐石經    

21 釋名    

22 周易    

23 戴震《論語補注》    

24 段玉裁《說文解字

注》 

   

25 朱熹《中庸章句》    

26 經典釋文    

27 俞樾《群經平議》    

28 俞樾《古書疑義舉

例》 

   

29 陸璣《毛詩草木鳥

獸蟲魚疏》 

   

30 白虎通    

31 大戴禮記    

32 黃式三《論語後

案》 

   

33 大學    

34 廣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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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經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35 阮元《校勘記》    

36 中庸    

37 經傳釋詞    

38 楊樹達《詞詮》    

39 惠棟《九經古義》    

40 馮登府《論語異文

考證》 

   

41 曹之升〈四書摭餘

說〉 

   

42 周禮    

43 章太炎《廣論語駢

枝》 

   

44 趙佑《四書溫故

錄》 

   

45 周柄中《（四書）

典故辨正》 

   

 

以上經部 45 種，史部 5 種，子部 16 種，集部 3 種，總 69 種，可說廣引博徵了。以下試

舉數例說明： 

（一）《論語‧學而第一》第八章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固，《說文》曰：「固，四塞也。」本義是四周沒有洞漏，引伸為堅固、穩固的意思。

學則不固，是說所學不能穩固。 

過，過錯。憚，音但ㄉㄢˋ，害怕。過則勿憚改，是說犯了過錯，就要不怕改正。

《左傳》宣公二年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也是教人要知過改過，

人能改過，纔能做到至善的境地。6 

                                                      
6   標點俱依原書，以下各例同此。詳參潘重規：《論語今注》，頁 8-9，所引為注釋 2 與注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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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於此章引證二處，其一注「學則不固」之「固」，引東漢許慎（叔重，約 58-147）《說

文解字》釋其本義，再據引伸義闡明旨趣；再者，引《左傳》宣公二年（607B.C.）「人誰

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語，驗證人能知過改過，即能達到「至善」的境地。即此短

短二注，以及全書諸多範例，可窺先生以申明字義訓詁為首務，進而闡發《論語》經文義

理，不正是乾嘉碩學鴻儒自戴震（東原，1723-1777）以降，所倡「小學明，而經學明；

經學明，而理學明」漢宋兼采的治經進路？7因此，晚清張之洞（孝達，1837-1909）更堂

而皇之的總結道：「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由經

學、史學入理學者，其理學可信；以經學、史學兼詞章者，其詞章可用；以經學史學兼經

濟者，其經濟成就遠大。」8先生傳承清儒治學風範，由《論語今注》一書可謂體現無遺。 

（二）《論語‧鄉黨第十》第十章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古時有鄉飲酒之禮。先儒以為鄉飲酒禮分為四類：一是三年賓賢能，二是鄉大夫飲

國中賢者，三是州長習射飲酒，四是黨正蜡祭飲酒。實則古時鄉人凡有聚會，都行

此禮，並不限於上述四事的。至其禮儀，則《禮記‧鄉飲酒禮》及《禮記‧鄉飲酒

義》均詳言之。鄉人飲酒，是說孔子和本地方的人在一起飲酒。 

杖者，持手杖的老人。《禮記‧王制》及《內則》並云：「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

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則杖者是指六十歲以上的老人。斯，當「纔」講。《孟

子‧公孫丑下篇》云：「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

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在鄉人中，重在敬老，所以說，要等老人持杖者都出去

了，他纔出去。9 

 

先生於此章主要注釋「鄉飲酒禮」與「杖」二義，有考證、有引述、有論議，原本徵實有

                                                      
7   案：清‧戴震〈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曰：「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

文詳戴震研究會、徽州師範專科學校、戴震紀念館編：《戴震全集》第五冊（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1997 年 7 月），卷 11，頁 2614。其〈古經解鉤沈序〉復云：「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其道者

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譬

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卷八〈與是仲明論學書〉同此），同前書，頁 2631。 
8   詳參清‧張之洞：《書目答問補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附二〈國朝

著述諸家姓名略總目〉，頁 219。  
9   注詳潘重規：《論語今注》，頁 210-211，所引為注釋 1 與注釋 2。 



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九期（秋季號） 
 

－ 86 － 

據，簡評中肯，符合古禮真詮。 

其一，關於「鄉飲酒禮」，乃鄉學中集會飲酒之禮。《鄉飲酒禮》為《儀禮》第四篇（此

注誤作《禮記‧鄉飲酒禮》）。10而先生因另有看法，故以「先儒」名之，而諱引唐儒孔穎

達（仲達，沖遠，574-648）疏《禮記‧鄉飲酒義》分為四類之說，11以為「實則古時鄉人

凡有聚會，都行此禮，並不限於上述四事的」增補說明，更為符合史實，於此又可觀先生

尊賢謙敬「為賢者諱」的學者風範。12而先生補說本之於唐儒賈公彥（生卒年不詳）《儀

禮‧鄉飲酒禮疏》：「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見其化，知尚賢尊長也。《孟子》曰：『天

下有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於此亦可證先生之說，確有本據，皆非虛言妄議。 

其二，關於「杖者」，分別引據《禮記‧王制》、《禮記‧內則》與《孟子‧公孫丑下

篇》文本為證說，並取資於《禮記》注疏，簡潔明瞭，義理暢達。 

（三）《論語‧憲問第十四》第八章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之，指人。勞，勤勞。愛之，能勿

勞乎？等於說愛護他，能不使他勤勞嗎？ 

《國語‧魯語》下云：「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

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可為此文注腳。13 

 

先生於此章，先釋字義，再說句理，並觸類旁通，徵引《國語‧魯語》下內容，引史證經，

以為參照注腳，更能彰顯《論語》「愛之，能勿勞乎」的義理真詮。 

隨書舉列以上三條三章局部示例，先生此書注釋詮解的第一特色「辨章考鏡，引證詳

                                                      
10  唐‧賈公彥《儀禮疏》引漢‧鄭玄（康成，127-200）《三禮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

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於五禮屬嘉禮。大戴此乃第十，小戴及《別錄》此皆第

四。」詳參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8，〈鄉飲酒禮第四〉，收入清‧阮元

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註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文選樓藏本），頁 80。 
11  案：唐‧賈公彥《儀禮疏》亦有說曰：「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案此賓賢能謂之鄉飲酒，一也；

又案《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鄉射州長春

秋習射於州序，先行鄉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三也；案《鄉飲酒義》，又有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

用鄉飲酒，四也。其《王制》云：『習射尚功，習鄉尚齒。』」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

禮注疏》，頁 80。 
12  案：《春秋公羊傳‧閔公元年》：「《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漢‧何休注，

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註疏附校勘記》，頁 114。
《穀梁傳‧成公九年》則曰：「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東晉‧范寧集解，唐‧

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註疏附校勘記》，頁 137。 
13  詳參潘重規：《論語今注》，頁 298，所引為注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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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即昭然若揭，其釋字清明條達，解義深入淺出，甚便初學入德門徑。 

三、注解清晰，簡明扼要 

《論語》一書古今註疏解說不下數百家，而先生能鞭辟入裡、深入淺出，注解訓詁、

詮釋義理，俱能循序漸進、鉅細靡遺而深中肯綮，實為難能可貴。以下試舉五例，以為證

說。 

（一）《論語‧學而第一》第一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

君子乎？」 

子，指孔子。子的本義是嬰兒，引伸為男子的通稱。古代諸侯爵位分公侯伯子男五

等，子是國君稱呼的一種。又因為列國卿大夫的地位相當於小國的國君，所以到了

春秋時代，大夫彼此間，或大夫的下屬，都稱大夫為夫子。叫夫子等於稱子，亦等

於稱君；孔子曾經做過魯國的司寇（地位是大夫），因此他的弟子稱他為「子」或

「夫子」。後來習慣漸漸的把「子」或「夫子」用做師長的通稱。一般人稱師，大

抵在子上冠以姓氏，如曾子、閔子等是；有的稱自己業師，在姓氏上再加子字，如

《公羊傳》稱「子沈子、子公羊子」等是。《論語》一書出自孔子門人之手，所以

單稱孔子為子；正如《春秋》是魯國的史書，所以單稱魯公為公。如果對外人談話，

那就得稱為孔子了。《論語》邢疏說孔子「聖德著聞，師範來世，不須言其氏，人

盡知之故也」，那是由於後代推崇孔子而形成的事實，卻未必是符合撰寫《論語》

時的真相。14 

 

在本書〈學而〉篇開宗明義，先生即對「子」字進行全面通盤的解釋。眾所週知，有關「子」

字種種稱謂，非但在《論語》一書中，即使在其他經書也是常見，有只稱「子」者，有稱

「夫子」者，有稱「孔子」者，……等；各種稱謂的意思為何？有何差別？一般注釋，大

多不詳加說解，或語焉不詳，或局部解釋，無法使人獲得全面而系統的理解。因此，先生

                                                      
14  詳參潘重規：《論語今注》，頁 1-3，以下所引為注釋 1、注釋 2 與注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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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注對於「子」字稱謂的來龍去脈，從「嬰兒」的本義、「男子通稱」的引伸義，以至「子

爵」、「師長通稱」、「孔子尊（專）稱」，源流本末，清楚明白，使研讀者對「子」的歷史

演變的稱謂與用法，能有一全盤且徹底的瞭解。再如「學」字義，又注釋曰： 

 

朱熹《集注》曰：「學之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

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按學字，《說文》解為覺悟，《尚書大傳》解為效；覺是

學的成果，效是學的方法，兩意相待，不可偏廢。學者讀書修身，知行並進，纔能

符合孔子的教學宗旨。（頁 2，注釋 2） 

 

先引明清以來，最具權威的宋儒朱熹（元晦，1130-1200）《四書集注‧論語集注》解「學

之言效也」，朱熹之說以理學立論，雖切義中理；但先生採取清儒「小學明而經學明，經

學明而理學明」與王念孫（懷祖，1744-1832）「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15

的詮釋進路，先引按《說文解字》解說「學」字本義為「覺悟」，再據《尚書大傳》衍釋

引伸義為「效」，以明朱熹義理所原，最後總結兩全其說：「覺是學的成果，效是學的方法，

兩意相待，不可偏廢。」更進而詮釋圓融義理，以為「學者讀書修身，知行並進，纔能符

合孔子的教學宗旨」，由「學」而「讀書修身」，進而闡明孔子（丘，仲尼，551-479B.C.）

「知行並進」的教學宗旨，不僅發揚乾嘉考據徵實之學，於字義淵源有自，原本有據；於

義理不為宋儒所限，務求其通達圓融，非常符契清揚州通儒焦循（理堂，里堂，1763-1820）

致書劉臺拱（端臨，1751-1805）所謂：「蓋古學未興，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道在求其

通。前之弊患乎不學，後之弊患乎不思。證之以實，而運之於虛，庶幾學經之道也。」16

再如「時習」與「說乎」字義，又分別注釋曰： 

    

時習，隨時學習。《說文》：「習，鳥數飛也。」鳥雛稍長，欲飛未能，大鳥帶到低

矮的樹枝間，引導小鳥上下左右頻頻的練習飛行，這樣就叫做習。學者讀書明理，

隨時隨地將所學的研究實行，這樣就是時習。 

說，同悅。古時喜悅、論說都同作說字，後人增造心旁的悅字，專用為喜悅的意思，

以示區別。悅與樂對用，意義微有不同，悅是心中欣暢，自得於內；樂是喜見顏色，

發揚於外。乎，語尾助詞，表示語氣委婉，不一定是疑問的意思。不亦說乎，是孔

子循循善誘，勸人向學之辭，意謂天下沒有不求快樂的人，而讀書求學，不亦是人

                                                      
15  詳參清‧王念孫：〈說文解字注序〉，引見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出版，1998 年），頁 1。 
16  詳參清‧焦循：〈與劉端臨教諭書〉，《雕菰集》（臺北：鼎文書局，1977 年），卷 13，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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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趣味的樂事嗎！（頁 3，注釋 3） 

 

先生以《說文》「習，鳥數飛也」為本義，再引伸為「練習、學習」義，而詮釋「時習」

為「隨時學習」，十分貼切孔子學以時而進、「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17的聖教。詮解

「說」、「悅」同義，以及「悅」、「樂」對用，皆洽旨趣；而於語尾助詞「乎」字，先生注

解一者表示其「語氣委婉」，再者表示其「不一定是疑問的意思」，從詞性、語態而加以義

釋，度情合理，煥然曉明，可謂善注善詮。 

（二）《論語‧八佾第三》第三章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禮何？」 

如禮何，猶言奈禮何。人若失去內心的仁，儘管禮儀嫻熟，玉帛齊備，有何用處呢？

此禮指外表形式和行禮的器具。此樂指歌舞鐘鼓。按禮樂雖是表面的形式，卻全是

從真心本性流出。自心中秩然有序處表現出來的便是禮；從心中諧和樂易處流露出

來的便是樂。 

所以《禮記‧儒行篇》說：「禮節者，仁之貌也；歌樂者，仁之和也。」這幾句話

說明了仁是禮樂的靈魂；禮樂是仁的體貌。一個人如果失去了靈魂，儘管體貌儼然，

又有甚麼用處呢？18 

 

先生以為此章言人須有仁心，然後禮樂始得發揮其作用。對於，禮、樂在本章文義脈絡的

意涵──「此禮指外表形式和行禮的器具」、「此樂指歌舞鐘鼓」，非常簡淺明確的詮釋出

來；尤其，從「真心本性」的流露上，以「自心中秩然有序處表現出來的便是禮」、「從心

中諧和樂易處流露出來的便是樂」，並以《禮記‧儒行篇》為之注腳，以證釋「仁是禮樂

的靈魂」、「禮樂是仁的體貌」，詮解清晰通達，義理簡潔賅備，全書今注俯拾皆是，誠為

本書的一大特色，值得讚賞嘉美。 

（三）《論語‧里仁第四》第十五章 

                                                      
17  「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義見《周易‧繫辭下傳》解釋〈解‧上六〉爻辭：「《易》曰：『公

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

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魏‧王弼注，

唐‧孔穎達正義：《周易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註疏附校勘記》，頁 170。 
18  詳參潘重規：《論語今注》，頁 39，所引為注釋 1 與注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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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道，仁道。《禮記‧中庸》云：「仁者，人也。」仁道即人所以為人之道。一，是同

一種原則，同一種精神。貫，貫通。之，指道。為人之道，萬端紛歧，孔子則用一

種原則來貫通它。 

夫子，指孔子。夫子之道，即仁道，亦即為人之道。為人之道，一方面是對己，要

忠；他方面是對人，要恕。忠是盡己之心，恕是推己及人。忠恕是做人之道一貫原

則一體的兩面。〈雍也〉篇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立、

己達就是忠，立人、達人就是恕。忠恕二者，必須兼營並顧，然後才可以言道。所

以《禮記‧中庸》云：「忠恕違道不遠。」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等於說孔子之

道，只有忠恕兩個字而已。按：此章言忠恕為道之本。19 

 

以上先生解釋「道」、「一貫」、「忠恕」等義。首先引《禮記‧中庸》「仁者，人也」，以證

解此「道」為「仁道」，即人所以為人之道，非常符契《論語》孔子的核心思想；其次，

以「同一種原則，同一種精神」融會「一」的義旨，以此而貫通「仁道」，簡明扼要，容

易理解掌握；第三詮釋「忠恕」，以忠己（盡己之心）、恕人（推己及人）的一體兩面，進

而以本經證本經，引〈雍也〉篇「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對比參照，忠

就是己立、己達，恕就是立人、達人，以做人之道（仁道）的一貫原則，兼營並顧，相得

益彰，而總括孔子之道，一貫為仁，兩全為忠恕，「忠恕為道之本」，即立達人己的根本大

道。注釋引經據典，「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20
說解明白，義理曉暢，可謂「易簡工夫終

久大」。21 

（四）《論語‧顏淵第十二》第十章 

 

子路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

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祗以異。』」 

                                                      
19  詳參潘重規：《論語今注》，頁 71-72。 
20  案：語出《荀子‧非十二子》：「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它囂、魏牟

也。」先秦‧荀況撰，唐‧楊倞注：《荀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卷 3，頁 144。 
21  借用宋儒陸九淵（子靜，象山，1139-1192）〈鵝湖和教授兄韻〉云：「墟墓興衰宗廟欽，斯人千古

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

真偽先須辨只今。」宋‧陸九淵：《陸九淵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卷 25，頁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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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崇尚道德。辨惑，辨正疑惑。「崇德辨惑」，疑是古之成語，子張引成語請問

孔子。22 

 

此章言「崇德辨惑」，要能反求諸己。章首正文誤書「子路問」，當作「子張問」，注文作

「子張」則正確，可知是筆誤，而未校正而已。又簡明注釋「崇德」與「辨惑」意義，而

疑「崇德辨惑」為古時成語，雖無旁證，亦可從文理脈絡推知。 

 

主忠信，是做人應以忠信為主。徙義，是向義遷善。人能忠信不移，而又徙義日新，

可謂「努力崇明德」矣。（頁 254，注釋 2） 

 

以上詮釋，與朱熹《論語集注》曰：「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23義趣一致，

而先生以白話通解，更為淺顯明達而已。 

 

惡，憎惡。凡人之惑，皆由受惡不得其正。愛之欲其生存，乃愛之極，是惑；惡之

欲其死亡，乃惡之極，也是惑；既欲其生存，又欲其死亡，人則愛惡無常，反覆不

定，更是惑。明乎此，則知解蔽去惑之道，盡在於心而不必外求了。（頁 254，注

釋 3） 

 

先生此段注釋，與朱熹集注曰：「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

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如出一轍，

而釋義更為清楚明達而已；然先生更進一層，闡發「知解蔽去惑之道，盡在於心而不必外

求了」，明確提攝「盡心」的主意，益趨上乘。 

 

此二句見《詩經‧小雅‧我行其野篇》。引在此處，頗為費解。程頤以為當在〈季

氏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為錯簡而誤置於此。朱熹依舊說，以為孔子引

《詩》，斷章取義，以證上文，言欲其生存或死亡，卻不能使其生存或死亡，對自

己全無好處，正如此《詩》所言，實不能使自己致富，只是使人覺得奇怪而已。（頁

254，注釋 4） 

 

                                                      
22  詳參潘重規：《論語今注》，頁 254，注釋 1。 
23  詳參宋‧朱熹：《四書集註》（臺北：文津出版社，1985 年），《論語集註‧顏淵第十二》，卷 6，

第十章集註。以下所引並同，不另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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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上白話義釋，基本上本於朱熹集注之說：「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辭也。舊

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

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

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

如此。』」而白話說解，只是更為忠實清楚。 

（五）《論語‧子張第十九》第十三章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古人學以求道，仕以行道，三者事雖不同，理實一致。若仕能有餘力以求學，則所

以資助其從仕者益深；若學能有餘力以從仕，則所以驗證其為學者益廣。可見學仕

二者，是相互為用，不可偏廢的。24 

 

先生注解此章，扣緊文本，以學、仕、道三事，而一致其理，「學以求道，仕以行道」，三

者「體用一源，顯微無間」25相輔相成，互濟為用，由此亦可探知先生「志道、據德、依

仁、游藝」26進德修業、開物成務的儒學襟懷。以上例舉各章釋義，略觀先生《論語今注》

「注解清晰，簡明扼要」的第二特色。 

四、紮基深厚，推求根本 

先生於經學，紮基深厚，真積力久則入，於《論語》造詣尤深，既不趨時髦，以追求

新易；復能推求根本，俾有益教化。以下先以孔門前有所承，並非新創的《詩》教為例。27

《詩》學淵源，可上溯至唐虞時代，而中國最早的詩歌，見於《尚書‧益稷》，載有虞舜

                                                      
24  詳參潘重規：《論語今注》，頁 425。 
25  借用宋儒程頤（正叔，1033-1107）：《伊川易傳‧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

源，顯微無間。」宋‧程頤：《易程傳》（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 年），頁 2。 
26  語出《論語‧述而第七》第六章：「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27  詳參潘重規：〈周代詩教初探〉，《國際孔學會議論文集》（臺北：國際孔學會議，1988 年），頁

935-944。本文探索周代詩教之淵源、周代詩教之政教化、周代詩教之音樂化、周代詩教之典禮化

等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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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陶倡和的詩歌。28虞舜君臣互相誡敕勉勵，皆以詩歌作為交流工具，因此堯舜協和萬邦，

均用詩歌作為推動政務的利器，並設置專職官吏以推行教育工作。29虞舜時代已任命夔為

主持教育的官吏，而施教的對象則為冑子；施教的工具，即為盡善盡美的詩歌與音樂，此

種教育制度與精神，一直貫注至周代。30 

先生以為觀《周禮‧大司樂》以下官員的職掌，並且謂此類官員皆為教詩教樂之教師。

周代制度實自唐虞延伸而來，試將〈舜典〉和〈大司樂〉兩段文字作一比較。典樂夔與大

司樂所做為同一工作。施教對象為冑子，冑子即國子。施教宗旨，特為重視德行與藝術。

故大司樂教中和等六德，即夔教冑子之宜寬諸德，大司樂教國子之興、道、諷、誦等藝術

語言，即夔教冑子言志、永言的詩歌。大司樂教國子樂舞、合樂，即夔教冑子依永（詠）、

和聲的音律。以下例舉《論語今注》數章討論孔子《詩》教者，依其詮釋主題為次，不依

篇章次序，以證先生「紮基深厚，推求根本」的《論語》學第三大特色。 

（一）《論語‧陽貨第十七》第九、十章 

 

子曰：「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

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

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31 

 

先生注釋此二章，首先指出「《詩》可以興」之「興」為「興起」，而曰：「詩本性情，

                                                      
28  案：《尚書‧益稷》云：「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

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帝拜曰：『俞！往欽哉！』」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收入清‧阮元

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註疏附校勘記》，頁 74。 
29  案：《虞書‧舜典》云：「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舊題漢‧孔安國傳，唐‧

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頁 46。 
30  案：《周禮‧春官‧大司樂》云：「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

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詩教國

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

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

以作動物。」〈大師〉云：「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

六律為之音。」〈瞽矇〉云：「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重

刊宋本十三經註疏附校勘記》，頁 336-338、356、358。 
31  詳參潘重規：《論語今注》，頁 386-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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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吟詠之際，能使人感興奮起，激發意志。」而〈周南〉〈召南〉是《詩經‧國風》首二

篇名，〈周南〉之詩十一篇，〈召南〉之詩十四篇；因此，先生引〈關雎序〉曰：「〈周

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32由此可見二〈南〉在《詩經》中是何等重要，

所以孔子特別舉出以問於伯魚（孔鯉，532-481B.C.），「女為〈周南〉〈召南〉矣乎」，

言《詩》須先研習十五國風的二〈南〉，這正是先生強調「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為《詩》

教的道基。 

（二）《論語‧子罕第九》第十三、十七、二十八章 

 

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

我待賈者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此篇第十三章顯然為子貢（端木賜，520-446B.C.）對孔子不求仕進的諷諫，子貢不便明

白表示，故借美玉起興。先生於此引清儒劉寶楠（楚楨，1791-1855）《論語正義》云：

「君子於玉比德，時夫子抱道不仕，故子貢借美玉以觀夫子藏用之意。」因為興詩特點在

觸物起興，環比託諷，所以先生徵引漢儒鄭玄（康成，127-200）注《周禮‧春官‧宗伯

第三‧大司樂》「興者，以善物喻善事」，注解《詩》、《禮》，均用譬喻解釋興義。33 

先生又以為唐儒孔穎達（仲達，沖遠，574-648）《詩經正義》對毛、鄭諸家解說亦

能精闢闡明。孔氏於《周南‧螽斯‧正義》云：「傳言興也，箋言興者喻，言傳所興者欲

以喻此事也。興喻名異而實同。」34孔氏明確指出比、興各有不同的藝術特點，「比」乃

                                                      
32  如《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

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

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

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

《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漢‧鄭玄箋，唐‧孔穎

達正義：《毛詩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註疏附校勘記》，頁 13-15。 
33  案：《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鄭玄注：「教，教瞽矇也。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也。賦之

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

善事以喻勸之。……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孔子正之。曰比，曰興。比者，比方於

物也，興者，託事於物。」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頁 356。 
34  如孔疏〈關雎序‧正義〉又云：「鄭以賦之言鋪也，鋪陳善惡，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

辭也。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司農又云：『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

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毛傳》特言『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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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物象與自己所說的事物打比方，故為明白的譬喻；「興」乃用物象與自己內心欲言而未

言之事物打比方，實乃隱藏的譬喻。明白譬喻叫「比」，隱藏比喻叫「興」。詩人遭遇客

觀事物刺激，因而激發創作欲望，引起對現實生活中相似事物的聯想，並進而激起詩人的

思想感情，然後寓情於草木鳥獸種種物象中，以表現自己的思想情感。此種創作結果，遂

形成所謂「興」的寫作藝術。先生又旁徵清儒陳奐（碩甫，1786-1863）《毛氏傳‧關雎

疏》，認為陳氏亦能道出「興」的真意。35從先生以上述義，探源溯本，考論詳確可宗。 

此外，於此篇第十七章，先生又觀察到孔子教弟子學《詩》時，特別重視《詩》的寫

作藝術，並常用詩興藝術與提問方法以啟發學生；此章孔子以觀水起興，儆惕學生，進德

修業，要孳孳不息。於第二十八章「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亦用詩興方法以激勵

學生必須特立獨行，不隨流俗，都展現出靈活的運用。 

（三）《論語‧子路第十三》第五章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先生注釋曰：「春秋時代，外交使者，往往彼此唱《詩》，以相應對，若能達辭備禮，恰

如其分，便是善於專對。晉韓宣子（名起）在魯，賦〈角弓〉以相親（見《左傳》昭公十

六年），即其著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是說派他出使外國，不能自己談判應對。」36

以為此章言讀《詩》要能致用，言簡意賅，深中肯綮。 

 

（四）《論語‧為政第二》第二章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為其理隱故也。」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頁 15。 

35  案：清‧陳奐《毛氏傳‧關雎疏》云：「興也者，《詩》託〈關雎〉以為興也。……《禮記‧樂記》

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案：「知知」當作「知之」），

然後好惡形焉。』蓋好惡動於中，而適觸於物，假以明志謂之興。而以言乎物則比矣。而以言乎事

則賦矣。要迹其志之所自發，情之不能已者皆出於興。故孔子曰：『詩可以興。』凡託草木鳥獸以

成言者皆興也。賦顯而興隱，比直而興曲，傳言興凡百十有六篇而賦比不之及，賦比易識耳。」

清‧陳奐：《詩毛氏傳疏》（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0 年），卷 1，頁 13。 
36  詳參潘重規：《論語今注》，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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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首先解釋「思無邪」一語，以為本是《詩經‧魯頌‧駉》文，在〈駉〉篇中，「思」

字是句首語助，無義，孔子此處引用，「思」字卻當「思想」解，這就是所謂「斷章取義」，

此章是孔子論《詩經》要旨，在乎思想純正，一語中的。37 

 

（五）《論語‧泰伯第八》第十五章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先生注釋曰：「〈關雎〉《詩經‧國風‧周南》首篇名，《周南》〈關雎〉、〈葛覃〉、

〈卷耳〉、〈鵲巢〉、〈采繁〉、〈采蘋〉六篇，古時以為「合樂」之詩。今但説『〈關

雎〉之亂』，是舉首篇以概括其餘，並非合樂但用〈關雎〉一篇詩的。古代詩、樂合一，

從其文辭講，是詩；從其演奏講，是樂。亂，是『合樂』，猶如今的『合唱』，是樂曲的

結束。從『始』到『亂』，叫做『一成』。〈關雎〉之亂，是說結束時合奏〈關雎〉的樂

曲。」38闡發演繹孔子贊歎正樂之美。 

 

（六）《論語‧子罕第九》第十四章 

 
子曰：「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先生注曰：「孔子自衛國返魯國，據《左傳》，在魯哀公十一年冬，時年六十九。」「《雅》

和《頌》，是《詩經》內容分類的類名。據《史記‧孔子世家》和《漢書‧禮樂志》，知

此處所謂《雅》《頌》，是指《詩經》內容篇章的分類。《雅》《頌》各得其所，是說使

《雅》歸《雅》，《頌》歸《頌》，各有適當的編排，不相錯亂的意思。」39此章考證釋

義同時進行，主要在說明孔子自知其道不行，返魯訂《詩》正樂，以為傳世不朽之業。 

因此，先生以為發揚孔子《詩》教，實與三代以來《詩》教宗旨相同，特別重視德行

的培養，倫理的實踐，政治外交的應用，禮樂歌舞的配合，修辭藝術的訓練，每一項皆與

《書經》、《周禮》說明《詩》教的要點相合。又論及孔門《詩》教課本，以為《論語》

                                                      
37  詳參潘重規：《論語今注》，頁 18。 
38  詳參潘重規：《論語今注》，頁 166-167。 
39  詳參潘重規：《論語今注》，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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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及的「《詩》三百」，有證據證明為相傳舊本經孔子整理而成者，故子曰：「吾自衛

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40此皆孔子整理《詩》三百篇的實證，而根

據《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觀樂歌詩，41內容次序幾乎與今本《詩經》相同，

惟《豳風》今本在《風》詩最後，歌詩在《秦》之前，可見《詩》三百篇規模先具，乃周

代舊日施教的課本，孔子仍然採用，不過稍加整理的工作而已。 

因此，先生總括所觀察自古以來《詩》學發展的事實，乃知讀《詩》者係從《詩經》

全部篇什中分析而得三種寫作藝術：一為「賦」，如《豳風‧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

衣」，據事直書，平鋪直敘，此種方法，乃謂之「賦」。二曰「比」，如《衛風‧碩人》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柔荑比手，凝脂比膚，用物相比，此種修辭法，乃謂之「比」。

三曰「興」，如《豳風‧鴟鴞》，周公以鳥子比管蔡，以鳥巢比周室，以興起愛護周室之

志，此種修辭法，因謂之「興」。42 

〈鴟鴞〉一詩，43《詩序》云：「〈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

                                                      
40  漢‧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亦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

之音。」詳見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卷 47，頁 2345。 
41  《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左傳》載：「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請觀於周樂。使工

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

《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

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

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

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

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

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

不然，何其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

〈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

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

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

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

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西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收入清‧

阮元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註疏附校勘記》，頁 667-671。 
42  案：《詩序》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

『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

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

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

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

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

四始，《詩》之至也。」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頁 13-15。 
43  《豳風‧鴟鴞》：「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

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

室家。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

義：《毛詩正義》，頁 292-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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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詩序》之說係根據於《尚書‧金縢》，44故先生以

為〈金縢〉非偽書，所記自屬事實。如果不知此詩作者為周公，未嘗不可說為普通詠物之

作。但歷史事實卻證明，此詩乃周公遭國家大難，所發出的危苦哀音。先生並為設想，周

室乃一新建國家，成王乃初繼位的幼主，外有虎視耽耽的敵國商奄，內有鉤結外奸的弟兄

管、蔡，周公為保護國家，鞏固王室，乃不得不控攝天子權力，進行戡亂除奸的工作。不

獨蒙受敵人兄弟的誣陷，亦無法解除成王對己的猜疑。其內心痛苦，無以自明，其一切作

為，無法取信於人；故惟有託興鴟鴞，暗訴苦心，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豳風‧鴟

鴞》四章二十句詩，無有隻字說出救亂事實，然而任何人讀後，皆能了解詩中所寄託的志

事，此種託事於物的表達方法，乃周公遭遇艱困，無法說出內心心意而又非說不可，乃迫

使創造出此種藝術表現手法。考證詳確有徵，推論情理有本，足可宗信。 

此外，先生於1967、1969二年，兩游巴黎、倫敦，得盡讀英、法兩國所藏敦煌《詩經》

卷子二十餘卷，45大抵皆唐以前人手寫。雖零牋殘楮，然綜合敘次，十五《國風》、二《雅》、

三《頌》經序傳箋約略粗備，而六朝唐人講習的《詩經》卷子，幸而存世者，於是薈萃可

觀。46先生研究敦煌所遺《詩經》卷子，據陳新雄（伯元，1935-2012）教授以為得論列者，

蓋有三端：1.可覘六朝唐代《詩》學之風氣。2.可覘六朝唐代傳本之舊式。3.可覘六朝唐

人抄寫字體之情況。因此，先生嘗謂敦煌典籍，本國之瑰寶，錮閉域外，雖幸得保存，而

發揚猶有待戮力。每謂：「古抄卷子，必藉新法攝影，以永其壽命，廣其傳播。然卷子歷

時緜久，或字蹟漫漶，或紙墨損泐，加以攝影，猶虞失真。必擇飽學細心能讀書者，依樣

臨寫，一筆不苟，以補攝影之不足。即臨寫原卷而得其真矣，然仍未能盡其用，蓋六朝唐

                                                      
44  案：《詩序》說法根據於《尚書‧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

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

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焉。王亦未敢誚公。」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

書正義》，頁 188。 
45  案：見於倫敦博物館者，有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編目 0010、0134、0498、

0541、0789、1443、1722、2049、2729、3330、3951、5705、6346 等，凡十三卷。見於巴黎國家

圖書館者，有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編目 2129、2506、2514、2529、2538、2570、2660、
2669、2978、3383、3737、4994 等，凡十二卷。其間有僅有標題者，如伯 2129 卷；有僅存數

行者，如伯 2660 卷；有白文本，如伯 2978；有詁訓傳本，除白文本多屬之；有《詩》音，如斯 2729
卷、伯 3383卷；有卷作背作音者，如斯 10卷；為王重民（有三，1903-1975）教授所發現；如伯 2669
卷，為先生所發現。 

46  案：先生通校敦煌《詩經》卷子後，考察有獲，先後刊布於《新亞書院學術年刊》者：第十期有〈巴

黎藏伯二六六九號敦煌毛詩詁訓傳殘卷題記〉，第十一期有〈巴黎倫敦所藏敦煌詩經卷子題記〉。

刊於《新亞學報》者，第九卷第一期有〈王重民題敦煌卷子徐邈毛詩音新考〉，第九卷第二期有〈偸

敦藏斯二七二九號暨列寧格勒藏一五一七號敦煌毛詩音殘卷綴合寫定題記〉。後又重校斯一○號《毛

詩傳箋》殘卷，復寫成〈校勘記〉一篇，因彙刊為《敦煌詩經卷子研究論文集》（香港：新亞研究

所，1970 年），頁 1-294，並附原卷影片於後，均有益於後來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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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寫字體，訛俗滿紙，若不迻寫楷字，則讀者茫然苦之矣。夫新法攝影，西人所長，臨

寫考訂，則國人之責。」47 

從以上示例，可知先生將《論語》中有關《詩經》內容，一從傳世《詩經》學文獻加

以探察論證，再者辨章考鏡於敦煌《詩經》卷子，其學有本，其理有驗，其道可從，誠如

清儒江藩（子屏，鄭堂，1761-1831）所謂：「讀書當融釋，講學在縝密。不讀書，無入

德之門；不講學，無自得之樂。」48 

《論語今注》是先生長年講授《論語》的力作。全書以精審的考證、精簡的注釋，精

密的論理，以流暢清明的白話逐篇逐章逐句逐字，進行注解詮釋，原原本本，脈絡一貫，

始終條理，於《論語》精義的闡釋發揚，既能鞭辟入裡，又能深入淺出，曉達義理，實為

研習《論語》的最佳用書。筆者忝為再傳後生，有幸從學親炙，春風化雨，藹吉溫良，以

上綜合歸納三條特色，藉以窺觀先生《論語》學的全體大用。而踵事增華，猶待來茲，薪

火相傳，弘揚儒家道統學脈。 

五、結論 

陳新雄（伯元，1935-2012）教授嘗撰有〈師大國學名師〉23 家頌詩，49第一位即為

〈潘先生石禪〉，其詩曰： 

 
一篇文字動吾思，50繁簡由人眾可知；徹底推翻前偶像，奔來師大已嫌遲。口試相

                                                      
47  以上詳參陳新雄：〈潘石禪師之詩經學〉，收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創校暨國文學系創系六十週年

紀念：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2006 年），頁 34-36。 
48  詳參賴貴三：《焦循年譜新編》（臺北：里仁書局，1994 年），焦循二十五歲條末，頁 71。 
49  案：此 23家頌詩，計有：潘先生石禪、唐先生士毅、程先生旨雲、許先生詩英、林先生景伊、高先

生笏之、王先生偉俠、高先生仲華、宗先生孝忱、王先生壽康、李先生辰冬、龔先生沐嵐、汪先生

薇史、蘇先生賓杜、章先生銳初、牟先生宗三、閔先生守恆、張先生起鈞、熊先生翰叔、魯先生實

先、華先生仲麐、李先生漁叔、黃先生天成，收入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創校暨國文學系創系六十

週年紀念」之《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III-VIII。後又收入姚榮松、

李添富合輯：《陳新雄教授哀思錄》，《輯九：附錄──伯元先生文獻二種》（臺北：文史哲出版

社，2013 年），頁 421-431。 
50  據自注曰：「民國 44 年（1955）我讀臺北建國中學高中三年級，在報刊上看到羅家倫氏〈簡體字之

提倡甚有必要〉一文，後又讀到潘師〈羅氏簡體字質疑〉一文，於羅文提出質疑要求答復，而羅氏

竟云：『我有說話的自由，亦有不說話的自由。』於是羅家倫在青年學生中之偶像遂告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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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情藹藹，問余曾讀甚書來；奠基還應從文字，四載自能塑大才。先生碩學自宏才，

學繼章黃大道恢；說字談經如指掌，春風座上笑顏開。論語當年親受業，可憐一載

即分攜；歸來講學華岡上，詩箋文心花滿蹊。51 

 

陳新雄教授紹述先生學術，尤其於《詩經》學特有心得，撰研專論，宏揚師學，令人

欽仰，緬懷先生教澤德輝，惟有「剛健篤實」，方能「輝光日新」。52以下綜合述評，並回

應審查意見作結： 

（一）《論語今注》係奠基先生早年於臺灣師大「國學講座」主講四書的心得，以及

應「中華文化復興總會」之邀，參與「古籍今註出版計畫」負責《論語》編撰，首先受限

於章句注釋體式，無法展開建構完整清晰的思想系統，這是本書先天上的缺憾；其次為適

應不同程度讀者需求，務求深入淺出，簡潔明瞭，只能提綱挈領、言簡意賅的點撥要義，

因此無法開擴闡發論述的內容；第三此書係先生晚年，由門生鄭阿財教授整理原稿出版，

問世較晚，僅印一版，今已絕版難覓，雖甚具紀念意義與學術價值，但知曉而以之為教科

書或參考書者，實質上並不多，目前影響的確有限。因此，筆者撰述析論先生《論語今注》

注釋體例及其特色，即期待能彰顯闡發先生《論語》學的博雅學養、深厚工夫與潛德幽光。 

（二）《論語今注》注釋體例一如傳統注書，首先注解關鍵字詞意義，再申論章句義

理，最後再加「按」語，簡要說明各章主旨義趣，章句注解層次井然，詮釋要義章旨清明

條達，全書不到 450 頁，閱讀理解十分容易，甚便初學入門。再者，先生治學篤實嚴謹，

能充份運用「小學明而經學明，經學明而理學明」的詮釋進路，字字句句章章，俱有文獻

徵驗的工夫，以及義理通達的鑒識，真知灼見紛陳屢現，求真求善大有功焉。筆者從中梳

理徵引內容，凡經部 45 種、史部 5 種、子部 16 種、集部 3 種，共計 69 種，取證詳實可

靠，雖不以旁徵博引為能事，卻能觸類旁通，以最直接關鍵的代表性文獻，佐證訓詁順達

與義理周洽。雖然徵引材料未必勝出於前賢，但求真致善，簡明易從，裨益讀者循序漸進，

而漸入佳境，復能整合漢、宋歧出，回歸文理脈絡，揣摩聖人旨趣，務求細心妥貼，大有

助於經典文義的闡發，的確是本書值得推許的的亮點與特色所在。 

（三）就本書的注釋進路，以及先生師承「章黃學派」的本色，就文字、聲韻與訓詁

學的角度而論，先生屬於乾嘉漢學一路並無疑義；但就義理詮釋的向度而言，先生雖以朱

                                                      
51  復據自注曰：「民國 63 年（1974）潘師自香港退休，應張曉峰先生之邀任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

碩士班主任，其時我任中文系主任，先生所授《詩經》與《文心雕龍》二課，余皆率學生前往聽講，

倍感精彩。」 
52  按：「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文出《周易‧大畜‧彖傳》。魏‧王弼注，唐‧孔穎達正義：《周

易正義》，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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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論語集注》為主要參考，但並不以宋明理學自限，仍然取資觀照於先秦、漢唐以迄清

代的四部典籍文獻，先求字義訓詁之真，再求文本義理之善，並不專主獨宗於程朱一脈，

而是出入融通於漢學、宋學，不為門戶所囿，這是當現代學者的共識與共性；但就治學注

經的矩度氣象而言，先生歸屬乾嘉、章黃一貫相承的學統，從其方法學上衡論，殆無疑義。 

（四）本文分析先生《論語今注》的詮釋特色，簡括三面向：其一「辨章考鏡，引證

詳確」；其二「注解清晰，簡明扼要」；其三「紮基深厚，推求根本」。此三面向當然不是

筆者空泛衍生，而是詳讀細閱全書後，舉其例證概括整理出來的結果。特色彰顯或不彰顯，

當然見仁見智，雖然這三點特色或許同樣適用於其他注釋諸作，但名相表徵相同，卻仍存

在同歸異趣的區別，這必須從實際文本注釋的處理模式與詮解內容上，加以觀照比較，方

能真正體現彼此與眾不同之處。 

（五）先生早成晚出的《論語今注》，本文主要在舉證論述其注釋特色，並未將此書

置於現當代（或潘氏所處之當代）類似的《論語》注解相關著作中，衡量彼此學術水平的

高下加以衡量，而事實上，此書與其他相關注釋諸書，在取材與文獻驗證上，一定有許多

重疊相應之處，但一定也有注釋者學養鑒識上的個人獨特之處，就此書而言，誠如鄭阿財

教授在此書出版序上所言：「深覺此書註解既清楚又明白。……《論語》一書古今註解不

下數百家，像這樣鞭闢入理且深入淺出的實在難得。尤其能循序漸進，鉅細靡遺且深及骨

髓的更是罕見。我欣喜捧讀，如獲至寶。」筆者亦深以為此書是真善兩全、簡明精確的高

水準之作。 

（六）先生此書尚未能普遍風行，潛德幽光仍待開發弘揚，因此究竟要將此書評議在

怎樣的學術高度與價值上？或是此書在戰後臺灣《論語》學史或至少《論語》注解史中，

其成就、地位和價值究竟為何？茲事體大，筆者不敢冒然妄自評議論斷，如何落實這一期

待與蘄嚮，仍有待後續的觀察、驗證與體會，恕無法在此具體述評。總之，先生學行一體，

術道精微，德業並懋，《論語今注》為難能可貴的儒家道德義理學的古注今釋，筆者因緣

竟閱此書，有感於先生於《論語》用力深廣，推行切實，不僅得見一代國學大師薈萃心血

所在，此書確實具有相當程度的經學訓詁義理與儒學弘揚意義，期盼此書能成為臺灣儒學

發展史的觀察樣本與範式，若進而能夠發揮儒學深化與臺灣經學史觀建構的作用，那真是

功德無量的學術創獲與貢獻，深切期待經學、儒學與哲學界同仁，齊心戮力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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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r. Shi Chan, Professor Pan, Chong-gui (1908-2003) is the great master recognized by 

Taiwanese Academics in the first generation after the KMT country moved to Taiwan (1949). 

He was taught and disciplined by Zhang, Bing-lin (Tai Yan, 1869-1936), Huang, Kan (Ji Gang, 

1886 -1935) in his youth. He deeply studied in the learnings of Chinese characters, linguistics, 

semantics, Classics, philosophy, poetry, etc. Besides he has excellently researched about The 

Dream of Red Chambers, especially he was the most famous international scholar in Dunhuang 

Xue. The study of the many dimentions for a long time, he owned the plentiful and prosperous 

wisdom and he became the modest gentleman in public area. Since 1951, he was invited to 

lecture about the Four Books i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hen he wrote The 

Modern Notes about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published in his late lif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ook are smooth, vernacular and streamlining, he commented one by one sentence an 

delucidated the essential meaning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His notes have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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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amental features, the first is easy to be understanded with discernment examination, the 

second detailed citation, the third clear and concise interpretation. In fact, the book can become 

the first entry and best study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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